
公元1600年春，一场血战在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开满杜鹃花的山野里激烈上演。这场战事，是史称“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
八路并发的24万明军将土司城堡海龙屯围得水泄不通。48天后，明军终于破屯而入，一举歼灭此前一年起兵反明的播州宣慰使杨应

龙及其党羽，从而结束了杨氏在播州724年的统治。战火过后，海龙屯化为废墟。
2012年春，36岁的李飞带领着几名年轻的考古队员，开始了对这段历史的考古探索；3年后，以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

址、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为代表的中国土司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申遗成功后，李飞在海龙屯继续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前前后后，他在屯上住了10年。
回首与海龙屯相遇的这10年，李飞说：“我生而有幸，可以在废墟中追寻文明的碎片，将远古的讯息带到今天。”

结缘海龙屯
主持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

“当时的感触就是震撼。”2005年

第一次登上海龙屯的情景，李飞记忆

犹新。险峻山巅之上，保存在地表的

残垣断壁和雄伟关隘，带给人视觉的

冲击和心灵的震撼。

地处贵州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遵

义，古称“播州”。海龙屯，雄踞于遵义

老城西北约30公里的龙岩山巅，旧称

龙岩囤、海龙囤。崇山峻岭间一蒂孤

悬，四面陡绝，南北环水，仅东西有仄

径上下，《明史》称其为“飞鸟腾猿不能

逾者”。

从公元876年进入播州，到公元

1600年在平播之役中被荡平，据信来

自山西太原的杨氏统领播州长达724

年，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探索，目前已知的播州杨

氏遗存有第13世杨粲、第14世杨价、

第15世杨文、第21世杨铿、第22世杨

升、第24世杨纲、第25世杨辉、第26世

杨爱、第29世杨烈等10余位土官及其

妻妾的墓葬，以及海龙屯、养马城、养

鸡城、养鹅池、永安庄、养牛庄等遗址，

反映了播州地域从南宋到明代数百年

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

而其中的海龙屯，无疑是播州杨

氏留存至今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最负

盛名的遗址。

作为平播之役的主战场，海龙屯

一直为世人所知。《明史》里多次提到

海龙屯，清代本土学者的探索也未停

止。20世纪70年代，海龙屯进入文物

工作者的视野，随即被列为贵州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开展了首次考

古试掘工作，200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012年，身为贵州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副所长的李飞正在四川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准备以“中国西南系统岩

画”为题开展研究，却被单位紧急召

回，要求他主持海龙屯考古发掘与

研究工作，助推海龙屯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

“我此前的兴趣点是战国秦汉考

古及民族考古，海龙屯是传统意义上

的宋明考古，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考

验。”李飞说，“我当时想着海龙屯的

工作一结束，就回归岩画，但始终未

能如愿。”

回首这10年，在海龙屯巅度过的

上千个没有城市喧嚣的日夜里，若无

意义的指引，生活必将陷入巨大的空

虚和迷茫中。“然而我们并未迷失，因

为意义就藏在黄土下、废墟里，在我们

心中，在文明碎片的缀合中，需要被重

新发现、诠释与解构。”李飞说。

考古探索
追寻废墟之下的意义

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2012年4月

23日，海龙屯迎来历史上第一次科学

的大规模发掘。由李飞任领队的科考

队成员登上海龙屯，开始了艰苦、持久

的考古探索。

“海龙屯考古可分为发掘和整理

两个阶段，2015年以前是做全面的考

古发掘工作，之后则转入资料整理与

报告编纂。”李飞说。在申遗最关键的

三年里，考古队员们没有节假日，排除

一切困难，夜以继日地工作。2012年

持续发掘275天，2013年 151天，2014

年311天，加班至凌晨两三点是家常便

饭。边发掘边研究的高强度野外工

作，为呈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申遗

文本提供了科学、有力的支撑。

“对习惯于从细微之处盲人摸象

般观察历史的考古者而言，对意义和

价值的不断追问，能唤起我们激昂的

心。”李飞说。在海龙屯，对意义的追

寻从废墟开始。

“海龙屯发掘过程中，我们动用了

航拍、航测等科技手段，通过对周边遗

存的梳理，整体推进了对播州杨氏及

其相关遗存的认识，深化了土司制度

及其文化的研究，并由此提出了‘土司

考古’新课题。”李飞说。

屯上的日子
艰苦环境中修复公道杯

屯上的日子并不轻松，但队员们

早就学会了苦中作乐。

“洗澡需要下山，购买物资也很麻

烦，我们干脆养了鸡、种了点菜，还收

留了一条被遗弃的小狗，陪我们度过

很多枯燥的日子。”李飞说。

然而一个个平凡而枯燥的日子串

起来，却又非常精彩。就像海龙屯用

一石、一砖、一瓦、一木营建起来，成为

一座辉煌壮丽的土司城堡。

在多数人眼里，考古就是挖墓寻

宝。但在李飞看来，这是一种误解。

他更愿意将考古活动理解为一次次面

对案发现场的科学取证，根据残留的

痕迹极力复原现场，并探究案发的原

因，“这是智识的探索，也是考古者水

平的真正体现”。

最令李飞难忘的一件文物是公道

杯，出土时是外壁写满铭文的几块碎

片，一直堆积在文物架上。一天，李飞

想证明公道杯利用的虹吸原理，于是

找了个一次性杯子，在底部钻了个孔，

插入喝牛奶的U形软管，往杯里注水，

一点点倒，都盛在杯子里，而一旦水没

过U形管的上端，水瞬间就流空了。

所有人都欢呼雀跃，查了很多资

料，终于把这个公道杯修复了起来。

中间端坐的老人身体内就是一根U形

管，开的两个孔一个在老人的底部，一

个在杯子的外底，形成高低落差。当

水没过老人的肩膀，水就慢慢流空。

“这件明万历年间来自江西景德

镇的青花瓷器，虽然因缺失过多而有

一点缺憾，但不影响这件文物的价值，

更不影响我们从中体味‘谦受益，满招

损’的人生哲理。”李飞说。

十年磨一剑
考古发掘报告面世

从2012年4月率队启动大规模考

古发掘，到2017年 3月因岗位调整暂

别海龙屯；从2018年10月重返海龙屯

启动报告编纂，到2020年5月下山；再

到之后两年间因为照片补拍、数据核

对而频繁奔波于贵阳与遵义两地，长

达200万字的四卷本海龙屯考古发掘

报告于2022年10月前后面世。这10

年间，李飞与海龙屯如影随形，正可谓

“十年磨一剑”。

海龙屯带给贵州考古界和李飞很

多荣誉和信心。海龙屯的发掘成果先

后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

田野考古一等奖”、“百年百大考古发

现”、“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等奖

项。2016年5月，李飞荣获首届中国考

古学大会“金爵奖”。2022年3月，李飞

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海龙

屯考古发掘资料的整理与综合研究”

圆满结项，并荣膺优秀等级，是本次结

项鉴定中考古学类唯一的优秀项目。

回望十年，有许多令人难忘的时

刻，而最令李飞难忘的是申遗成功那一

刻的兴奋。2015年在德国波恩召开的

世界遗产大会上，原定的海龙屯申遗表

决时间在北京时间7月4日凌晨，当夜

所有参加申遗工作的人都聚集在海龙

屯管理局，等待喜讯传来，但后来表决

因故延后了，午夜时分大家悻悻散场。

“当7月4日下午喜讯传来时，真

的太激动了。”李飞说自己知道一定会

成功。

2017年李飞调到贵州省博物馆担

任副馆长，离开海龙屯一段时间。“申

遗成功后很多力量陆续退出，但我们

的工作没有完成，如果考古报告没有

出版，别人就无法深入研究海龙屯，它

的价值也就没法真正呈现。”在李飞的

主动申请下，他于2018年10月又回到

屯里，开展资料整理和考古发掘报告

的编写工作。

这也是最艰难的一段日子。要在

较短的时间里整理、编写一部大遗址

的考古发掘报告，难度可想而知。“因

为立了‘军令状’，必须争分夺秒，饭后

容易打瞌睡，我就养成了不吃午饭的习

惯。稿子完成后，又筹措经费、选定出

版社、反复修改。”李飞说，海龙屯考古

发掘报告披露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考古

资料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对土司制度

及其文化的研究带来积极影响。

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刘庆柱先生在海龙屯考古发

掘报告的序言中说：“海龙屯是土司学

的‘百科全书’，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

重要的历史、科学意义在于承载着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认同。”

“将10年的精力用诸一屯，是一件

幸事，并非每个人都能有此机缘，这背

后需要太多人默默付出。因此，纵使

这一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波折，但我仍

满怀欣喜，并心存感念。”李飞说。

据新华社
图据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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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遗海龙屯：考古人的“十年磨一剑”

海龙屯朝天关。

海龙屯出土的公道杯。

李飞在海龙屯。


